
漫畫天地 圖：仇錫榮、游建國

（二）
街上的行人都戴著手銬，金銀銅鐵，嵌著各種真假寶

石。式樣新奇，光亮豔麗，大都是 21世紀流行的款式。他們

有時故意亮一亮，彼此炫耀著做工、品牌、質地、樣式。或

有幾個趕不上潮流的，就有些膽怯，路都走得不那麼名正言

順。

王覺得自己醒了，看著別人都像是一個個夢遊的人。頭

上雲彩的亮度很高，掛在樓腰上，像一塊名貴的佩玉。街沿

的高樓，曬臺都空著，沒有懸掛衣褲和人頭，毫無生氣，像

沙盤上的模型。樹也是整整齊齊的，沒有鳥巢。鳥都去了哪

里？據說有專門的鳥市，買賣籠子裏的鳥。它們並不在乎主

人的更替，也不在乎與誰為伴，不會害相思病，該吃時吃，

該唱時唱。或有會學人語的，便向一張張陌生的臉，說同樣

的話

被兩排樹挾持的馬路，挺得筆直。可惜不夠堅硬，王不

得不提起氣來行走，以免一腳踩破路面，遭至罰款。或者陷

在那裏，就有糾察跑來，兜頭澆桶水泥，塑成現代“ 鹽柱”，

警告路人。這種鹽柱，過百來步就有一個，上面貼滿了各種

廣告。路旁的店，都早已開門。有的濃妝豔抹，有的虎視眈

眈，有的高深莫測。王走進一家正在放血的鋪子，招呼即將

跳樓的女老闆。——萍。

萍的丈夫是船員，而且遠洋。一年只有三個月守在家

裏，共分兩次。其餘的時間在海上或全球的碼頭，分別扮演

禁欲主義者和國際情人。丈夫帶給萍的禮物不是愛情，而是

一包包死人或活人身上扒下的衣服，不是沒有愛情，而是愛

情比那衣服更陳舊。

況且，大眾品牌的“ 愛情”也賣不出價。上等的衣冠帶著

金錢的余溫，不分級別不論種族地團結在一起，等待新的靈

魂。這是萍獨守空房的報答，也是男人銜回這個家的糧食。

能夠銜食回巢的男人，無論如何，都該算是好男人。女人應

該和雌類動物一樣，牢記這個樸素的道理。萍是個樸素的女

人，對生活沒有非份之想，對自己裏面的情感也不奢想、探

索，只是跟著簡單的本能走。

王交給萍一包消毒粉和一封信，消毒粉是醫院裏的辦公

用品，信是同事李寫給他長期病人萍的。雖然王也是醫生，

但從不過問萍的病情。即使萍偶爾暗示想換個醫生，王也堅

拒。並非為了與李的友誼，而是四壁眾多的女人衣服讓王怯

懼。萍的家掛滿了衣物，衣和人一樣，躺著時全無個性，一

但掛起便生動而又風韻。好像那些死人的魂魄附在上面，固

執地要求重演生前的戲。

王希望自己不相信鬼魂，但他敏感的神經卻天天面對著

鬼魂們真實的舉止，他弄不懂別人怎麼能對此熟視無睹。因

為看得見鬼魂，就覺得如今的世界擠得實在曆害。天天與它

們肩擦著肩，鬼魂們的心思就無端地進出於他的思想。他怕

這些衣服，怕鬼魂們不甘心生活的結束，重又附體於他，讓

他認認真真地演些與自己不相干的悲喜劇

王豎起全身毛髮，從那間陰氣逼人的鋪子裏逃出。身後

飄起一片女人的笑聲，像條影子，悠悠地跟著他，甚至貼緊

他的後背，一絲絲鑽進他的靈魂。他仿佛看到一盞孤燈，一

把尚未搖定的椅子，扶手上搭了件黑紗衣。

王雖然害怕，手裏仍握著那團透明的黑紗，那是萍送給

他的報酬。萍知道方，萍很有大家風範。若是一夫多妻制，

王認為萍可立為正室，方只能作妾。只是王沒有妻妾成群的

命，他生在新中國，又活在一個性欲退化的年代。

他獨自逃進路邊的一隻紅燈籠，撥通電話。方猶豫了五

分鐘（王聽到警音又塞入幾枚硬幣）。在禮物的誘惑下，或

更準確的說，是在自己美麗幻影的召喚下，方答應 10 時去

紅房子赴約。但特別聲明：莫談婚事。

王認為這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他很想就不談婚事，其實

這婚事對他來說，也是可有可無的事，只是順著慣例走到這

步。王的內心厭倦這種毫無激情的“ 生活慣例”。但他現在醒

著。醒著，就沒有權利厭倦你改變不了的東西。

王想不到一件連衣裙就讓對方赴約了，“ 相對論”似乎用

不上。不由悻悻地只盼她的聲明能認真，讓求婚增加些險

阻。現代男人依舊喜歡克服困難，這種英雄品格是男人的天

性。（下期續）

施瑋

日食（2）

少年虎兒總喜歡在放學後,偷偷溜到

離家不遠的江邊玩,說偷偷,是因爲爹爹

不准,媽媽嚇唬他說, 江邊常有妖怪出

沒.

虎兒不信,他愛江邊,撿個石頭往水

裏扔,激起許多水花,也激起許多少年思

緒: “ 煙霧朦朧的江上游,可住有神僊?

河對面的人家可有與自己年齡相仿的少

年?”

虎兒不是魚家子弟,沒有船可泛舟江

河,他心裏想呀,有一條船就好了,他天天

都可坐在船上寫作業,想故事.

虎兒就這麼癡癡的,迷迷糊糊在江邊

長大了,雖然江上迷霧重重,可虎兒從來

沒遇上什麼妖怪,只有一位天天到江邊來

洗衣服的老婆婆.這老婆婆從來就不與虎

兒交談,也不交涉虎兒的活動,久而久之,

虎兒當江邊一個人都沒有.

這天,虎兒又到江邊來玩,發現沙灘

上有好看的石頭,他一路向江邊尋了去.

不想看得癡了,一腳踩空,身子向江邊側

了去,虎兒心想不好,兩手向空中一抓,卻

什麼也沒抓到,就 “ 撲通”一聲掉進江去

了.

虎兒雖在江邊長大,卻不會游泳,他

一落水,心中就急了,兩手撲騰撲騰想浮

出水面喊救命.可每喊一聲救命,水就直

灌了進來,人又往水中一沉.

虎兒心中一涼,心想小命休矣,乾脆

把心一橫,眼一閉,任河水沖了去.正飄流

間,也不知過了多久,突然覺得有人往上

一舉,虎兒眼前一亮,上了一條船.

其實虎兒在水中的時間不過幾分鐘

而已,故馬上清醒過來.原來一位與他年

齡相仿的少年,撐了一條船過來,及時跳

進水中,救了他.

虎兒見這少年眉清目秀,十分俊美,

心中感激,但卻說不出話來,只呆呆地望

著少年出神.少年 “ 撲滋” 一聲笑出聲

來,用竹竿敲了敲虎兒說: “ 你不會游泳

呀?”

虎兒有些不好意思說:“ 本來想學

的.”

“ 我叫江聰,人們都叫我聰兒.”

“ 我叫虎兒,住在那邊.”虎兒用手

一指江邊幾間孤零零的小屋.

不一會兒,虎兒,聰兒就熟悉了.這時

虎兒才注意到他們乘坐的船有些奇特.這

船不象普通的船樣子,但虎兒也說不上那

個地方不對,這船雖小但坐兩個小孩還是

可以的.

虎兒,聰兒就算認識了,這說也奇怪,

這從未在江邊露過臉的聰兒,從此天天都

在放學後撐著那條奇特的船過來,接虎兒

上船,撐到江心,虎兒,聰兒一齊做功課,

一齊分享沒有多少的糖果,從來都不吵

架.

這兩少年雖年紀相仿,但聰兒救過虎

兒一命,虎兒視聰兒爲英雄,崇拜他.而這

聰兒也不簡單,除了會對學校的事東問西

問十分好奇之外,倒也是滿腹知識,有些

故事說來虎兒聞所未聞,好象都是另一個

世界的故事.

快樂的日子總是很快就過去了,轉眼

虎兒就快高中畢業,虎兒聰兒談到上大學

的事時,聰兒總是面有不舍之色,畢竟馬

上好朋友就要各奔東西了.虎兒十分珍惜

與聰兒的多年友誼,他向聰兒保證,他上

大學也要想法與聰兒見面,不過聰兒一直

沒告訴虎兒他想什麼樣的大學.

一天放學,虎兒因事耽誤了平常往江

邊的時間,心中著急,便急急往江邊趕,正

行走,突然聽到一陣喧鬧聲.虎兒循聲望

去,只見一隊人馬從江邊經過,往山上走

去,虎兒畢竟是少年人,好奇心重,便跑了

過去,想看個究竟.

只聽有位婦人正哭: “ 聰兒！聰

兒！你怎麼就走了呢?”虎兒一聽,不知怎

的,頭上突然直冒冷汗,心中冰涼.

（下期續）

江河奇緣(1/2)
山風

                  白雲托不住我的重,
撤手讓我飛舞空中,
飄飄灑灑,滿天飛花,
滿了人間,滿了天寵.

                   悲傷的人與我認同,
說我是淚灑蒼穹,
憤怒的人與我認同,
說我是上天哀痛.

                   可我還是我,
飄飄灑灑, 滿了天寵.

                   詩人說我柔情萬種,
因我化爲萬縷輕絲,繞風,
軍人說我豪氣萬丈,
因我化爲萬支利箭,破空.

                   可我還是我,
飄飄灑灑, 滿了天寵 .

飄飄灑灑的雨 山麗


